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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克卢汉技术思想研究 

———兼及与雅斯贝斯技术思想的比较

李中华，姜爱福

（湖南工业大学文新学院，湖南株洲，４１２００７；株洲电信分公司，湖南株洲，４１２００７）

［摘　要］作为２０世纪著名文化思想家，麦克卢汉十分重视技术给社会历史带来的深刻影响。在麦克卢汉看来，（１）技术的
实质乃是媒介，是人的延伸；（２）技术的变革带来文化的变迁；（３）技术变迁最重要的影响还包括：导致人们感知的变化和创
造“环境”。和雅斯贝斯一样，他们都十分关注技术的社会文化意义，具有强烈的人文精神。麦克卢汉的深刻之处在于，他将

技术视为社会的存在方式，超越了雅斯贝斯单纯的技术“工具论”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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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我们已经步入了一个新的时代，对于这样
一个时代，人们有不同的概括与命名。其中，“技术

时代”的命名深入人心。技术时代的到来，对于中

国人来说有着特殊的意味。因为自近代以来，科学

和技术的充分发展一直是我们的追求与选择。我

们迫切需要有一种对于科学技术的新的认知，以指

导我们未来技术的发展。

马歇尔·麦克卢汉，就是一位对现代技术的发

展做出了深刻思考的思想大师。他所有的著作可以

说都是围绕技术这个关键词而展开的。他在自己的

著作中多次表达过这个观点。譬如在他最脍炙人口

的《理解媒介》一书的第一版序言中，就这样写道：

“本书的写作就贯穿着这种信仰，其宗旨是探索技术

所反映的人的延伸的轮廓，且力求使每一种探索都

明白易懂。”［１］２３在麦克卢汉看来，今天的时代，乃是

一个技术“激增”的时代。［１］２７麦克卢汉认为，对于技

术，过去人们考虑得太少了，“迄今为止，没有一种社

会对自身的运转机制有过足够的了解，并因此培养

出对抗新延伸和新技术的免疫机制”。［１］１００在《机器

新娘》的自序中，他引用了埃德加·爱伦·坡《大漩

涡》中著名的水手逃生的故事，告诫我们，对于一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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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过一浪的技术浪潮创造的一整套环境，道德义愤

不可取，可取的是像水手那样，研究漩涡的作用并顺

势而为，用理性逃离大漩涡而脱身。这就是他着力

研究技术的根本动因。从思想渊源来讲，他受雅斯

贝斯的影响，称自己的著作是雅斯贝斯等存在主义

哲学家的注脚。但是，他又轻视雅斯贝斯的贡献，说

他是“很低层次观念类型的人”。［２］３６９因此，从比较的

角度出发来研究二者的技术思想，一方面可以见出

二者的差异，另一方面，可以使我们对技术有更深入

而辩证的思索，得到更多启发。

　　一　麦克卢汉的技术思想

那么，在麦克卢汉眼中，技术是什么？

１．首先，麦克卢汉认为，技术乃是媒介，或者
说技术与媒介同义。在很多时候，媒介和技术两

词，他要么同时使用，要么分开使用，但含意并未改

变。譬如人们经常引用的他的经典名言：“任何媒

介或技术的‘讯息’，是由它引入的人间事物的尺度

变化、速度变化和模式变化”。［１］３４诸如此类的说法

还有：“我们用新媒介和新技术使自己放大和延

伸。”［１］１００作为媒介，麦克卢汉认为，技术本质上是

人的感官的延伸。有些是某种单一感官的延伸，如

印刷品是人们眼睛的延伸，收音机是人耳朵的延

伸，服装是人皮肤的延伸，住宅是人体温度控制机

制的延伸。有些是人多种感官的同时延伸，譬如电

视，一方面，它和广播一道，延伸了人耳的听觉功

能；另一方面，它音画同步的特点又使它干脆就是

触觉的延伸，涉及人体所有感官最大限度的相互作

用；除此而外，电视作为个人中枢神经系统较为成

熟的延伸，将时空进行高度压缩，从而使个人知觉

和公众知觉联接为不可分割的整体。作为人的延

伸，麦克卢汉认为，迄今为止，技术发展已历经三个

阶段。他说：“在机械时代，我们完成了身体在空间

范围内的延伸。今天，经过了一个世纪的电力技术

发展之后，我们的中枢神经系统又得到了延伸，以

至于能拥抱全球。就我们这个行星而言，时间差异

和空间差异已不复存在。我们正在迅速逼近人类

延伸的最后一个阶段———从技术上模拟意识的阶

段。”［１］Ｐ２０麦克卢汉认为，由机械技术向电子技术的

进展，构成了人类由分隔的民族时代走向渐趋融合

的全球化时代的强劲驱动力。由此出发，麦克卢汉

对外爆与内爆、地球村等问题展开了分析，尤其对

“地球村”作了深入而集中的论述。

２．麦克卢汉认为，技术的变革，带来文化本身
的变迁。“每当我们创造一种新技术，……我们就

自然而然地把它当作我们的文化面具。”［２］３８９关于

这一方面，麦克卢汉的论证十分丰富。下面略举几

例，以作说明。我们先以他关于电影的出现的相关

论述为例。他说：“电影的诞生使我们超越了机械

论，转入了发展和有机联系的世界。……电影媒介

的讯息，是从线性连接过渡到外形轮廓。……在电

影出现的时刻，立体派艺术出现了。戈姆布里克在

《艺术与幻觉》中，把立体派说成是‘根绝含糊歧

义，强加一种解读方式去理解绘画的最极端的企

图，而绘画则是一种人造的构图，一种有色彩的画

布’。因为立体派用物体的各个侧面同时取代所谓

的‘视点’，或者说取代透视幻象的一个侧面。立体

派不表现画布上的第三维这一专门的幻象，而是表

现各种平面的相互作用，表现各种模式、光线、质感

的矛盾或剧烈冲突。它使观画者身临其境，从而充

分把握作品传达的讯息。”［１］３８他对电影的理解，比

常人更宽泛，其思路和精神都体现了“任何媒介或

技术的‘讯息’，是由它引入的人间事物的尺度变

化、速度变化和模式变化”这句经典名言的精义。

又比如他对历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的批评。他

批评汤因比，是因为后者认为，虽然所有的东方社

会都已接受了工业技术及其社会后果，“但是在文

化这个层面上，并没有出现与此相应的整齐划一的

倾向”；麦克卢汉认为这就像是文人在广告环境中

苦苦挣扎时夸下的海口：“就我个人而言，我根本不

理睬广告”。与此同时，他还以桑塞姆的例子为证，

说明货币经济渗入日本怎样最终导致了日本封建

社会的瓦解，并恢复了同外界的交往。［１］４６－６７

麦克卢汉进一步分析道，文字文化从根本上乃

是一种“理性”文化或“逻各斯”文化，因为文字和印

刷鼓励人的线性思维，鼓励连续性、序列性。麦克卢

汉说：“视觉被强化到凌驾于其他感觉之上时，它就

产生一种新的空间和秩序，我们常常把这个东西叫

做‘理性’的或图像的空间和形式。”［３］３８８而口语文化

以及电子文化则是一种“感性”文化，是非线性的、非

连续性的、直觉性的，是一种模式识别，靠类比的方

式来把握。麦克卢汉说：“如果说１７世纪从一种视觉
和造型的文化退入一种抽象的文字文化的话，今天我

们就可以说，我们似乎正在从一种抽象的书籍文化进

入一种高度感性、造型和画像似的文化。”［３］３４８

３．对于麦克卢汉来说，技术变迁最重要的影
响还包括：它将导致人们感知的变化。人们感知的

变化构成了麦克卢汉考察媒介／技术变迁的基石。
“技术的影响不是发生在意见和观念的层面上，而

是要坚定不移、不可抗拒地改变人的感觉比率和感

知模式。”麦克卢汉认为，技术媒介作为人体的延

伸，重要的是它是人体感官的延伸。他以此区分了

口头、文字和电子三种不同的传播和感知模式。在

口语时代，人们的交流更多地是依靠听觉，人的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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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感觉是平衡的，它容许一切感官频繁地相互作

用，是为“部落时代”。文字的出现则使人的视觉功

能突出，并开始压抑听觉价值，由此促成个体从部

落中分离，走向独立，由此产生主体自我的反思和

分析能力以及主体自我的内心对话。电子时代的

到来则又开启了新的“口语”时代，相对于文字时

代，麦克卢汉认为，这种感觉和思维是全新的，是新

的部落时代的来临，是一种个体感觉的整体性的回

归。由此出发，麦克卢汉对我们今天关心的现代

性、后现代性、时间与空间问题都有所涉及，尤其是

对生态问题进行了深刻的分析 。

４．对于麦氏来说，技术最重要的影响也许是
“创造环境”。他说：“我们激增的技术创造了一整

套新环境”。［１］２７众所周知，“媒介即讯息”是麦克卢

汉最著名的警句，对于它隐含的意思，可谓人言人

殊。为此，他特意做了专门的解释。他说：“用电子

时代的话来说：‘媒介即讯息’的意思是，一种全新

的环境创造出来了。这一新环境的‘内容’，是工业

时代陈旧的机械化环境。这一新环境对旧环境进

行彻底的加工，正像电视对电影正在进行彻底的再

加工一样。因为电视的内容是电影。电视是外部

环境，难以为人觉察，在这一点上它与一切环境无

异。我们所能觉察的，只是其内容，即原有的环

境。”［１］２７在另一个地方，他如此解释：“它（即‘媒介

即是讯息’）说的其实是一套隐蔽的服务环境，由革

新造就的隐蔽的服务环境；使人改变的正是这样的

环境，使人改变的是环境，而不是技术。”［４］１５３他还

说：“如今，我们生活在技术铺就的环境之中，这种

环境把地球包裹起来。人为的电力信息环境已经

取代‘自然’的老环境，占据了优先的地位。自然似

乎开始成为我们技术的内容”。［３］３１６“今天的技术突

破非常宏伟，它们造就了一浪接一浪的技术环境，

从电报到电台到电视到卫星”。［３］３６９诸如此类的说

法有很多，不胜枚举。据此，林道宽在《媒介环境学

译丛》总序中认为，以麦克卢汉为代表的传播学派，

应该译为“媒介环境学”派而不是“媒介生态学”

派，因为ｍｅｄｉａｅｃｏｌｏｇｙ唤起环境保护主义的观念，
促使人注意媒介对社会实践的影响，因此它是一种

实践哲学、一种社会思想学说和人文主义思潮。林

文刚也认为，媒介环境学主要研究“媒介与社会的

共生关系或媒介与文化的共生关系”。［５］

根据麦克卢汉的理解，技术构成的环境，有以

下三个显著特点：（１）整体场的特点。麦克卢汉认
为，作为技术构成的环境，具有“整体场”的特点。

他说：“有了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之后，在全世界变

成的环球剧院里，就不再有观众，而只有演员

了。”［４］１３４技术环境的影响无处不在，他把这种特点

概述为“场”。（２）环境产生的影响是潜意识的。
他说：“任何新环境的内容都是人们觉察不到的，正

如老环境的内容一开始并不为人所知一样。”［３］３４７

他举例说：“自古登堡以来，印刷术‘可重复性’的

潜意识讯息已经渗透到西方思想文化的各个领

域。”［２］２９８他曾多次称引弗洛伊德的潜意识理论，以

说明环境的作用就是无意识，或处于意识的阀限以

下。正因为如此，他认为环境比环境包含的内容更

为重要。（３）环境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但是对于麦
克卢汉来说，他更关注的，也是他认为最重要、最主

要的影响乃是环境变化所带来的人们感知的变迁。

他说：“一种技术使任何一种感官延伸或外化之后，

其余一切感官也发生变化”。［２］３２２他认为人类正是

“凭借技术使感知外化”，他说：“我们身体的功能

和感知是一切技术的根源，这个外化的功能使技术

能够脱离我们的身体而存在。”［２］３２５

从以上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１）对于技术或
曰媒介，正如张法所言，麦克卢汉持一种本体论的

观点。他将技术看做是人的延伸，或者是身体的延

伸，或者是中枢神经系统的延伸，或者是意识的延

伸；并且认为它构成了历史以及社会形态据以变化

的基本依据（口语时代、文字时代、印刷时代、电子

时代）。正如法国社会学家埃里克·麦格雷指出的

那样，麦克卢汉对技术的理解是将之看成是一种存

在方式、一个存在的世界，一种与政治、道德、宗教

一样的存在。［６］（２）麦克卢汉对技术的考察角度主
要是人文的或文化的。就麦克卢汉的技术研究而

言，他主要关注的是技术带来的感知与文化的变

迁。“感知”构成麦氏考察技术的核心词汇，正是以

“感知”为基础，他区分了不同的历史时代、不同的

文化形态以及相应的社会形态的变迁。正如英国

媒介批评家尼克·史蒂文森所言，麦克卢汉对文化

技术的分析被抽象于对各种具体的社会关系的分

析，他关注的是技术媒介性质的变化对某种文化联

系的意蕴。［７］这实际上构成了麦克卢汉媒介／技术
研究的突出贡献。

　　二　雅斯贝斯的技术思想

由于麦克卢汉多次声称自己对技术的研究受

到了雅斯贝斯技术研究的启发，因此下面我们对雅

斯贝斯的技术思想略作分析，以期通过对比来更深

刻地认识麦克卢汉技术思想的实质。

卡尔·雅斯贝斯的技术思想主要见诸《时代的

精神状况》和《历史的起源和目标》两书。（１）在历
史上，卡尔·雅斯贝斯首次从文明形态与技术的角

度对历史进行分期，并对不同时代的技术进行了深

入探究。他认为，在史前期文明这一阶段，石器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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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的使用可被看作人类登上自然进化舞台以来的

最初的技术。在古代文明时期，雅斯贝斯指出，在

这一阶段，马作为一种作战或交通的工具开始被使

用，机械科学得到高度发展。第三阶段是著名的轴

心期，以公元前５００年为中心，大约限制在公元前
８００年至２００年之间。轴心时代是各轴心国进入铁
器时代的时候，铁器的使用为人类文明奠定了物质

基础。然而１８世纪末以后，技术的发展出现了决
定性的飞跃，曾在幻想作品中出现的技术专家统治

论越来越清晰地浮现在我们的眼前。雅斯贝斯说：

“从那时起，惟有一件全新的，无论是在精神上还是

在物质上都划时代的事件———它与其它时代的大

事具有相同的历史意义：这就是科学与技术的时

代”。［８］１４６“技术性的生活秩序”开始成为这个时代

的特点。由于人们片面追求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

人文精神在现代己经失落，艺术的神圣性、严肃性

被纯粹消遣性取代。与轴心时代的“人”相比，雅斯

贝斯指出，现代技术时代下的“人”最明显的表现就

是精神贫乏、人性沦丧，爱与创造力衰退。今天的

世界变得越来越非人性化。在发达的物质文明条

件下人类开始面临着生存的危机。“在生活秩序的

合理化和普遍化过程取得惊人成功的同时，产生了

一种关于迫近的毁灭的意识，这种意识也就是一种

畏惧、焦虑、恐怖和绝望”。［８］２６－２７（２）关于技术，雅
斯贝斯这样定义：“为了产生有用的物体和效果而

利用物质和自然力的活动。只有一切有计划的能

导致规则和机械重复的过程，才与我们所谓的技术

相仿；因此我们用这个词指人类关系的组织，人们

坚持的制度以及肉体和精神的自我治疗”。［９］１１６因

此，在卡尔·雅斯贝斯看来，技术的本质乃是一种

手段、工具，作为手段与工具，“技术的意义即对自

然的自由”，技术的目的在于把人从自然的动物性

的禁锢下解放出来，从他的无知匾乏、威胁和奴役

中解放出来。因此技术的原理是作用于物质和各

种力量的目的的活动，以帮助人类自己决定自己的

生活”［９］１１６；同时还是一个“通过追求美、适当性以

及已有的创造形式，在自己的创造中发现自己”的

“认识你自己”的过程。［９］１１７现代技术的偏离正在于

“哪里工具和活动从中介功能中独立出来，哪里人

类的最终意愿便会被忘却，手段本身便成为目的，

成为绝对的”［９］１１７。因此精神就成为解决这一问题

不可缺少的手段，没有精神，人类只会沉沦到丧失

意识的地步。

　　三　麦克卢汉与雅斯贝斯技术思想之比较

就对技术的研究而言，德国哲学家彼得·科斯

洛夫斯基认为，西方大致经历了从关注技术的物质

性意义到关注技术的文化性含义这样两个阶段，他

说：“如果说，对科技文明生活条件的研究构成了六

七十年代社会科学研究的主题，那么可以说，从文

化上把握技术进步则成了八九十年代政治、哲学及

艺术的总体任务。”［１０］在技术研究史上，雅斯贝斯

和麦克卢汉都十分重视技术在社会历史领域的意

蕴，就研究的总体取向而言，应该说都是技术研究

领域“从文化上把握技术进步”的卓越代表，并可被

视为这一类研究的先行者：这是他们的共同之处。

这反映了麦氏技术研究对雅氏技术研究的继承。

但是他们的区别也很明显。第一，麦克卢汉对技术

的研究偏向于美学或人文学范畴，而雅斯贝斯的技

术研究则偏向社会学范畴，反映在麦氏研究中“感

知”成为中心范畴，而雅氏研究则以“生活秩序”为

中心范畴；第二，除此而外，麦克卢汉技术研究的独

特之处在于他已将技术视为社会的存在方式，对技

术的认识进入了“本体论”视界，这超越了雅斯贝斯

单纯的技术“工具论”范畴。因此，相比较而言，麦

克卢汉对技术的理解对于我们今天如何理解和认

识技术具有更重要的启发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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